
陳
柏
言
，
一
九
九
一
年
生
，
高
雄
鳳
山
人
。
政
大
中
文

系
畢
，
台
大
中
文
所
博
士
班
在
讀
。
獲
第
三
十
五
屆
聯
合
報

文
學
獎
短
篇
小
說
獎
大
獎
，
入
選
選
集
數
種
。
正
在
執
行
台

北
文
學
獎
年
金
計
畫
﹁
溫
州
街
的
故
事
﹂
。
出
版
短
篇
小
說

集
︽
夕
瀑
雨
︾
、
︽
球
形
祖
母
︾
。

我
是
這
樣
想
的
：
不
知
小
說
如
何
進
行
時
，
只
要
在
字

裡
落
一
場
雨
就
行
。

這
是
︽
溫
州
街
的
故
事
︾
的
一
個
段
落
，
多
希
望
牠
也

是
一
場
陣
雨
。

感
謝
家
人
的
信
任
，
朋
友
的
關
愛
，
以
及
評
審
和
主
辦

單
位
不
透
露
一
點
小
道
消
息
︵
？
︶
。

故
事
總
要
繼
續
。

作

品
雨
在
芭
蕉
裡陳

柏
言

得
獎
者

得
獎
感
言

佳
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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雨
在
芭
蕉
裡

我
夢
見
自
己
正
和
墓
碣
對
立
，
讀
上
面
的
刻
辭
…
…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─
─

魯
迅
〈
墓
碣
文
〉

　
　

１

是
的
，
我
見
過
他
了
。
我
記
得
很
清
楚
，
彼
時
北
城
正
下
著
一
場
不
尋
常
的
春
雨
。
不
，
不
是
閩
人
喚
做
﹁
獅

豹
雨
﹂
或
﹁
夕
瀑
雨
﹂
的
。
那
日
的
雨
水
一
點
都
不
猛
烈
。
而
是
綿
綿
的
，
霧
氣
一
樣
肉
感
爛
漫
，
將
北
城
團
團
包

覆
。
雨
滴
是
小
的
，
打
在
身
上
幾
乎
沒
有
感
覺
，
碰
到
一
點
體
溫
，
就
蒸
散
掉
了
。
但
它
就
是
沒
有
終
止
。
雨
已
斷

斷
續
續
下
了
，
我
猜
想
，
恐
怕
已
有
整
整
三
天
之
久
。

彼
時
，
我
已
渡
海
年
餘
，
可
那
麼
久
長
的
雨
，
我
還
是
頭
一
次
見
識
。
校
園
外
，
田
溝
理
所
當
然
漲
起
來
了
，

幾
乎
要
將
臨
時
搭
建
的
木
板
橋
給
淹
蓋
過
去
。
我
還
見
到
一
頭
失
足
的
可
憐
的
狗
，
在
那
混
濁
水
流
裡
奮
力
掙
扎
。

我
來
不
及
拉
牠
上
岸
，
不
過
，
北
城
的
土
狗
是
淹
不
死
的
。
賤
命
長
生─

─

請
恕
我
這
麼
說
，
擔
心
你
會
誤
會
，
這

裡
頭
並
無
不
敬
的
意
思
。
我
的
意
思
是
：
這
島
上
就
連
野
狗
看
起
來
，
都
比
大
陸
上
的
強
健
許
多
。
在
街
道
上
，
我

記
得
的
，
就
是
在
溫
州
街
那
老
頭
開
的
麵
店
前
，
我
見
到
先
生
了
。
先
生
和
我
對
望
了
一
眼
，
似
乎
有
些
困
惑
。
他26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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似
乎
在
問
著
：
你
為
什
麼
會
在
這
裡
？
我
說
不
出
那
種
感
覺
，
他
好
像
有
話
想
說
，
卻
只
能
通
過
眼
神
遞
送
。
那
是

我
此
生
見
過
的
最
憂
悒
的
眼
睛
。
我
們
平
日
也
在
街
上
遇
見
，
總
會
一
塊
走
上
一
小
段
路
。
不
過
，
那
日
因
為
下

雨
，
只
能
匆
匆
一
別
。
即
便
如
此
，
他
仍
是
非
常
有
禮
地
朝
我
打
了
一
個
揖
。
他
似
乎
問
候
了
幾
句
，
可
我
怎
麼
也

想
不
起
，
他
究
竟
說
了
些
什
麼
。
我
只
能
試
圖
回
想
：
語
言
。
他
抿
除
平
常
慣
用
的
方
音
，
而
是
採
用
略
為
生
疏
的

國
語
。
當
然
，
我
也
那
麼
回
覆
了
：
﹁
先
生
。
﹂

青
紅
色
的
榕
樹
果
，
在
雨
中
落
了
大
半
。
先
生
手
中
揣
著
兩
本
書
，
一
把
傘
，
很
快
地
穿
行
過
馬
路
，
消
失
在

雨
霧
之
中
。
他
低
頭
，
像
要
趕
去
赴
宴
。
現
在
追
述
起
來
，
我
仍
能
記
得
，
那
路
上
爛
成
一
片
的
果
子
，
墜
落
滿
地

的
梔
子
花
，
還
有
先
生
恍
恍
惚
惚
、
疲
憊
的
神
色
。
不
過
，
他
究
竟
懷
抱
著
什
麼
樣
的
心
事
，
我
再
也
無
從
知
曉

了
。

是
的
，
就
是
在
那
一
天
。

是
在
那
樣
一
條
陰
雨
綿
綿
的
不
遠
的
街
上
，
傳
出
先
生
遭
人
殺
害
的
消
息
。

那
時
，
我
們
當
然
都
已
讀
過
先
生
發
在
報
上
寫
的
﹁
那
一
位
﹂
的
事
。
先
生
的
用
語
，
是
﹁
紀
念
﹂
，
﹁
追

憶
﹂
，
﹁
懷
念
亡
友
﹂─

─

當
然
，
那
也
並
沒
有
什
麼
。
生
死
與
祭
祀
，
本
是
中
國
人
此
生
最
重
要
的
大
事
。
我

們
只
是
勸
：
﹁
那
一
位
﹂
都
走
十
幾
年
，
該
放
下
他
了
。
﹁
那
一
位
﹂
不
也
留
下
過
一
句
咒
術
般
的
遺
言
：
﹁
忘
記

我
﹂
？
先
生
只
是
笑
。
他
說
，
﹁
那
一
位
﹂
哪
裡
走
過
了
？
他
頑
固
極
了
。
仍
日
日
夜
夜
活
在
我
們
腦
子
裡
面
，
死

不
肯
超
生
呢
。
先
生
說
，
他
和
﹁
那
一
位
﹂
有
三
十
五
年
的
友
情
，
其
中
二
十
年
，
幾
乎
是
朝
夕
相
見
，
﹁
我
們
是 26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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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
聲
相
應
，
同
氣
相
求
﹂
︙
︙
你
知
道
的
，
凡
此
種
種
，
盡
寫
在
先
生
那
本
著
名
的
︽
印
象
記
︾
裡
了
。
我
常
常
會

想
：
人
們
總
說
文
人
相
輕
，
自
古
皆
然
，
即
使
親
近
如
父
子
、
如
師
生
，
在
文
章
或
學
術
上
，
多
少
會
有
看
不
慣
或

不
同
意
之
處
。
但
先
生
卻
不
同
。
他
幾
乎
，
我
說
幾
乎
，
對
﹁
那
一
位
﹂
採
全
然
的
膜
拜
姿
態
。
若
用
你
們
今
日
的

角
度
看
，
那
樣
的
感
情
，
恐
怕
已
遠
遠
超
過
﹁
友
誼
﹂
二
字
。
不
不
不
，
我
這
裡
並
沒
有
任
何
可
供
臆
想
的
揣
度
，

只
是
想
要
說
明
：
他
們
倆
的
相
知
，
多
少
帶
有
宗
教
層
次
上
的
情
懷
了
。
也
因
此
，
我
們
說
這
些
勸
勉
的
話
，
與

其
說
要
先
生
節
哀
，
不
如
看
成
一
則
曲
折
的
提
醒
，
或
說
告
誡─

─

就
像
另
一
位
東
北
來
的
先
生
說
的
：
你
在
﹁
別

人
﹂
的
島
上
，
自
然
不
能
一
味
做
著
自
己
想
做
的
事
。
對
我
們
這
樣
的
人
來
說
，
這
島
嶼
終
究
只
是
寓
居
，
是
﹁
別

處
﹂
，
是
﹁
他
方
﹂
。
即
使
最
終
，
我
們
在
這
島
上
長
住
，
即
使
我
們
終
將
老
死
在
這
兒
，
也
不
會
改
變
這
份
宿

命
。
也
因
此
，
你
或
會
記
起
傅
先
生
的
讖
辭
：
歸
骨
於
田
橫
之
島
。
這
話
竟
也
可
做
為
先
生
的
墓
誌
銘
了
。

歸
骨
於
田
橫
之
島
，
哦
，
這
古
語
念
來
總
是
灑
脫
。

我
哪
裡
有
那
樣
的
鴻
鵠
壯
志
？

做
為
一
個
小
輩
，
自
然
是
不
夠
資
格
規
勸
先
生
的
。
不
過
，
他
那
麼
聰
敏
，
怎
會
不
懂
﹁
忍
﹂
的
道
理
？
他
只

是
執
意
如
此
。
那
無
關
﹁
知
道
﹂
與
否
，
而
是
性
格
的
問
題
。
他
接
連
在
島
上
報
刊
發
表
幾
篇
文
章
和
演
講
，
通
過

﹁
憶
舊
﹂
的
包
裝
，
將
﹁
那
一
位
﹂
渡
引
過
來
了
。
我
想
，
那
該
是
一
場
規
模
龐
大
的
招
魂
計
畫
：
與
其
說
出
於
情

感
，
不
如
看
成
政
治
的
表
態─

─

不
過
，
在
那
樣
一
個
危
疑
的
時
代
，
什
麼
不
是
政
治
的
？
即
使
沉
默
，
不
響
，
那

也
是
政
治
。
於
是
，
就
如
你
所
知
，
愈
來
愈
多
人
把
他
和
﹁
那
一
位
﹂
連
在
一
塊
，
說
他
是
﹁
那
一
位
﹂
在
島
上
的26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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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
人
，
高
喊
著
什
麼
﹁
五
四
精
神
在
台
灣
﹂
。
我
不
確
定
，
裡
頭
的
讚
譽
是
否
挾
帶
反
諷
，
但
我
明
白
，
那
絕
對
是

一
門
危
險
的
生
意
。
尤
其
是
，
﹁
某
些
事
情
﹂
發
生
過
後─

─

我
就
直
說
了
，
﹁
那
一
位
﹂
，
也
確
為
獨
裁
政
權
敲

響
了
喪
鐘
。
因
此
，
我
真
不
知
道
，
將
先
生
和
﹁
那
一
位
﹂
連
結
在
一
起
的
人
，
腦
子
裡
究
竟
在
盤
算
什
麼
？

當
然
，
這
一
切
都
是
我
的
後
見
之
明
了
。

所
以
，
當
先
生
找
我
討
論
參
與
︽
大
學
國
文
選
︾
編
撰
時
，
我
自
然
是
猶
豫
不
決
的
。
在
那
之
前
，
先
生
和
我

已
在
編
譯
館
做
了
一
點
基
礎
工
作
，
不
過
他
比
我
認
真
許
多
；
渡
海
後
，
他
還
撰
作
了
︽
怎
樣
學
習
國
語
和
國
文
︾

這
樣
的
書
。
你
知
道
的
，
那
是
一
部
國
語
教
科
書
。
先
生
從
﹁
學
習
國
語
應
注
意
之
點
﹂
講
起
，
談
到
受
詞
、
助

詞
、
接
續
詞
和
副
詞
的
用
法
。
總
而
言
之
，
是
非
常
基
礎
、
以
﹁
啟
迪
民
智
﹂
為
目
標
的
語
文
教
學
。
許
多
朋
友
同

他
談
過
，
這
樣
一
份
教
科
書
，
不
值
得
您
花
費
心
力
去
做
的
。
但
他
偏
不
從
，
堅
持
親
力
親
為
。
他
說
，
一
切
偉
大

的
知
識
必
從
語
言
始
。
國
家
要
根
除
人
民
的
﹁
日
本
性
﹂
，
就
必
須
從
語
文
，
一
個
字
一
個
字
地
清
洗
，
﹁
否
則
，

我
們
怎
麼
讓
人
民
對
祖
國
的
文
化
、
主
義
、
國
策
、
政
令
有
更
深
入
的
了
解
？
﹂
最
後
，
我
以
課
務
繁
重
、
心
力
不

足
為
由
，
婉
拒
了
先
生
的
邀
約
。
﹁
這
樣
啊
，
只
好
以
後
再
向
你
討
教
了
。
﹂
先
生
說
，
他
的
眼
鏡
邊
框
閃
耀
著
隱

晦
的
光
芒
，
﹁
太
可
惜
了
啊
。
﹂

我
是
明
白
先
生
的
苦
心
的
。

即
使
在
課
堂
上
，
他
也
總
是
大
無
畏
地
談
起
﹁
那
一
位
﹂
：
﹁
那
一
位
﹂
的
思
想
，
﹁
那
一
位
﹂
的
文
學
。
他

也
確
把
﹁
那
一
位
﹂
的
雜
文
，
選
入
了
︽
大
學
國
文
選
︾
。
那
時
，
整
座
城
風
聲
鶴
唳
的
，
人
人
都
聞
得
出
一
絲
整 26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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肅
的
氣
息
。
先
生
仍
不
改
其
志
。
大
概
是
想
：
他
許
某
人
是
中
文
系
主
任
，
文
化
界
菁
英
，
特
務
不
敢
把
刀
子
架
到

他
的
脖
子
上
。
事
實
證
明
，
是
他
太
過
樂
觀
了
。
正
如
﹁
那
一
位
﹂
的
妻
子
所
轉
述
的
，
﹁
那
一
位
﹂
對
於
先
生
的

評
價
：
先
生
有
時
真
的
是
﹁
太
忠
厚
老
實
了
﹂
。

國
家
的
暴
虐
瘋
狂
就
那
樣
落
到
他
的
身
上
。

我
總
想
：
那
是
基
督
式
的
承
擔
。
先
生
為
全
島
，
不
，
是
全
中
國
，
他
為
全
中
國
的
文
人
挨
了
那
一
斧
子
。

再
說
回
那
天
，
好
嗎
？

確
實
是
我
離
題
太
遠
。
我
也
不
知
道
今
天
是
怎
麼
了
。

辭
別
先
生
以
後
，
我
走
回
到
龍
坡
里
去─

─

那
是
校
方
安
排
給
我
的
宿
舍
，
我
姑
且
稱
之
﹁
歇
腳
庵
﹂
的
。
在

回
去
的
路
上
，
我
還
遇
見
了
魏
先
生
。
他
說
有
事
要
去
請
教
先
生
，
問
我
願
不
願
意
一
道
前
去
。
但
或
許
是
因
為
落

雨
的
緣
故
，
不
大
舒
服
，
便
讓
他
一
個
人
去
。
我
至
今
非
常
遺
憾
。
若
我
能
知
道
，
那
將
是
先
生
的
最
後
一
刻
，
我

必
會
一
同
前
往
，
並
傾
心
好
好
和
他
聊
﹁
那
一
位
﹂─

─

我
顧
慮
太
多
了
。
做
為
一
個
﹁
外
人
﹂
，
我
不
得
不
如
此

保
護
自
己
。

回
到
宿
舍
，
雨
勢
看
來
仍
沒
要
停
歇
的
意
思
。

天
際
敲
起
悶
悶
的
響
雷
。

我
回
想
起
先
生
的
臉
孔
，
他
的
眼
睛
，
忽
然
閃
過
一
絲
不
祥
的
念
頭
。
原
來
，
我
預
計
每
日
研
讀
︽
左
傳
︾
，

卻
讀
不
進
去
，
始
終
停
留
在
﹁
僖
公
十
三
年
﹂
那
幾
個
字
上
。
於
是
棄
書
，
磨
硯
，
洗
筆
，
展
紙
，
寫
起
字
來
。
亦26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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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成
。
筆
砸
在
牆
上
，
墨
水
灑
落
一
地
。
一
事
無
成
，
只
好
扶
著
窗
台
，
看
雨
，
抽
菸
，
直
到
深
夜
。

隔
天
接
近
午
時
，
魏
先
生
來
見
我
，
告
訴
我
先
生
府
上
傳
出
凶
殺
的
信
息─

─

先
生
遭
人
殺
害
了
！
在
我
吃
驚

之
餘
，
他
又
隨
即
低
聲
地
告
知
我
：
不
要
說
出
去
，
先
生
並
沒
有
死
。
被
殺
的
是
另
一
個
無
關
緊
要
的
死
刑
犯
、
是

個
替
身
，
﹁
千
萬
不
能
說
出
去
。
﹂
先
生
已
連
夜
上
船
，
赴
東
瀛
去
了
。

在
那
之
後
，
我
再
沒
見
過
先
生
。

　
　

２

話
聲
初
落
，
老
白
便
推
門
走
了
出
去
。

果
然
還
是
不
行
嗎
？
錯
誤
實
在
是
太
多
了
。

從
目
前
所
見
的
資
料
來
看
，
臺
氏
遇
見
許
氏
那
天
︵
也
就
是
，
許
在
夜
裡
遇
害
之
日
︶
，
應
該
是
個
大
晴
天

的
。
但
是
，
何
以
在
臺
氏
的
講
述
裡
，
那
日
臺
北
正
落
下
一
場
連
綿
數
日
的
春
雨
？
其
次
，
臺
魏
兩
人
那
日
下
午
，

正
好
因
公
拜
訪
許
府
。
他
們
和
許
氏
談
了
很
多
，
但
是
此
間
內
容
缺
乏
記
載
，
不
得
而
知
。
不
過
，
老
白
也
要
我
用

﹁
招
魂
﹂
跑
過
了
。
考
量
他
們
的
出
身
和
熟
稔
程
度
，
大
抵
就
是
談
談
公
事
︵
約
百
分
之
七
十
六
，
談
及
新
聘
教

師
和
課
程
開
設
等
問
題
︶
，
敘
敘
舊
︵
約
百
分
之
二
十
四
，
但
並
未
談
及
魯
迅─

─

臺
因
通
匪
案
入
獄
後
，
魯
迅
便

不
再
出
現
在
其
公
共
談
話
的
可
能
參
數
中
︶
。
那
場
談
話
，
並
沒
有
太
多
值
得
注
意
之
處
，
我
已
寫
在
上
次
的
報
告

中
。
但
是
，
何
以
在
這
一
次
的
﹁
招
魂
﹂
裡
，
臺
氏
卻
說
，
他
並
未
和
魏
氏
去
拜
訪
許
氏
，
而
自
己
先
回
家
去
了
？ 27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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純
粹
是
運
算
上
，
他
把
﹁
消
除
自
己
的
嫌
疑
﹂
這
件
事
考
慮
太
深
？
﹁
這
件
事
與
我
無
涉
﹂
的
明
哲
保
身
？

我
已
做
好
心
理
準
備
，
要
被
老
白
痛
罵
一
頓
了
。

光
是
出
現
﹁
晴
天
變
落
雨
﹂
這
樣
的
錯
誤
變
因
，
就
可
能
讓
機
器
的
運
算
全
盤
皆
墨─

─

會
不
會
是
更
基
本
的

條
件
問
題
：
落
雨
多
少
會
阻
卻
人
們
對
於
移
動
、
拜
訪
的
意
願
？

媽
啊
，
看
來
要
考
慮
的
因
素
更
多
了
。

可
我
仍
得
指
出
，
這
次
的
﹁
招
魂
﹂
，
也
並
非
全
然
徒
勞
無
功
。
至
少
至
少
，
我
們
擁
有
一
個
全
新
的
運
算
結

果
：
許
氏
並
未
死
去
，
而
是
東
渡
到
日
本
去
了
。
這
當
然
，
可
能
是
另
一
個
更
大
的
錯
謬─

─

我
想
，
這
必
然
是

和
此
次
新
輸
入
的
運
算
材
料
有
關
。
那
是
許
壽
裳
過
世
以
後
，
臺
氏
在
報
上
發
表
的
一
篇
悼
念
文
章
，
名
為
︿
追

思
﹀
：這

些
天
，
我
經
過
先
生
的
寓
所
時
，
總
以
為
先
生
並
沒
有
死
去
，
甚
至
同
平
常
一
樣
的
，
從
花
牆
望
去
，
先
生

正
靜
穆
的
坐
在
房
角
的
小
書
齋
裡
，
誰
知
這
樣
無
從
防
禦
的
建
築
，
正
給
殺
人
者
以
方
便
呢
。
雖
然
先
生
的
長
厚
正

直
與
博
學
，
永
遠
的
活
在
善
良
的
人
們
心
中
的
。

﹁
總
以
為
先
生
並
沒
有
死
去
﹂
、
﹁
甚
至
同
平
常
一
樣
的
﹂
、
﹁
永
遠
的
活
在
善
良
的
人
們
心
中
﹂
之
類
的
句

子
，
或
許
正
好
被
AI
加
重
解
讀
，
甚
至
是
過
度
解
讀
了─

─
不
過
，
有
無
這
樣
的
可
能
：
臺
氏
確
實
通
過
隱
晦
的
悼

念
文
字
，
向
未
來
之
人
傳
遞
了
這
樣
一
則
祕
密
資
訊
？
又
或
者
，
黨
部
特
務
與
許
氏
共
謀
，
通
過
一
則
繪
聲
繪
影
、

﹁
殺
雞
儆
猴
﹂
的
暗
殺
計
畫
，
對
全
台
知
識
分
子
施
壓
︵
就
此
將
﹁
五
四
精
神
﹂
閹
割
在
文
化
圈
中
︶
。
而
許
氏
，27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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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
能
去
到
他
理
想
中
的
魯
迅
思
想
之
國
︵
﹁
招
魂
﹂
可
能
也
考
慮
到
太
宰
治
︽
惜
別
︾
和
魯
迅
︿
藤
野
先
生
﹀
等
文

字
材
料
而
選
擇
讓
許
氏
流
亡
日
本
？
︶
，
在
那
裡
隱
形
埋
名
，
祕
密
傳
播
著
魯
迅
的
遺
風
遺
志
。
是
了
，
我
想
起
竹

內
好
那
本
著
名
的
︽
魯
迅
︾
，
在
許
氏
﹁
遇
害
﹂
前
五
年
寫
成─

─

後
來
人
們
所
稱
﹁
竹
內
魯
迅
﹂
，
那
個
像
是

﹁
招
魂
計
畫
﹂
的
一
種
變
形
，
會
不
會
也
有
許
先
生
的
涉
入
？

以
上
這
些
，
我
當
然
不
能
寫
在
報
告
中
。
否
則
，
又
要
被
老
白
罵
﹁
文
學
腦
﹂
了
。

我
走
出
實
驗
室
︵
我
們
戲
稱
﹁
嫏
嬛
洞
府
﹂
︶
，
靠
在
二
樓
窗
台
邊
，
想
像
臺
氏
也
這
樣
倚
著
，
點
一
根
菸
。

白
煙
隨
著
輕
風
浮
升
，
飄
旋
，
最
終
消
失
不
見
。
窗
外
芭
蕉
的
透
亮
葉
片
，
沾
黏
著
青
翠
的
光
，
搖
晃
顫
動

著
。
冰
冷
的
陽
光
篩
過
，
落
在
我
的
腳
邊
。
這
樣
一
個
南
國
的
夏
日
午
後
：
天
陰
灰
色
，
雨
水
彷
彿
暫
時
拘
鎖
雲

中
，
很
快
就
要
降
落
。
遠
遠
的
，
我
看
見
年
輕
時
代
的
老
白
，
正
咬
著
一
片
吐
司
，
捧
著
一
疊
書
穿
行
長
廊
，
急
急

走
進
演
講
廳
。
他
的
頭
髮
蓬
亂
，
剛
睡
醒
的
狼
狽
模
樣
。
老
白
又
來
了
。
他
總
愛
把
我
們
這
座
虛
擬
實
境
的
﹁
文
學

院
﹂
，
設
定
在
他
從
南
部
初
上
台
北
，
讀
大
學
中
文
系
的
那
年
。
奇
怪
的
是
，
老
白
展
示
的
這
一
年
，
全
是
他
莽

撞
、
出
糗
的
﹁
鄉
村
少
年
進
城
記
﹂
，
毫
無
模
範
意
義
可
言─

─

至
少
就
我
所
見
，
在
那
一
年
裡
，
老
白
每
天
表
演

著
花
式
遲
到
。
不
是
鬧
鐘
沒
響
，
便
是
公
車
司
機
壓
到
貓
狗
，
又
或
者
舟
山
路
被
淹
成
了
舟
山
湖
甚
或
舟
山
水
庫
。

總
之
，
就
是
應
了
那
句
老
話
：
﹁
真
心
想
去
上
課
，
全
世
界
都
會
聯
合
起
來
阻
撓
你
。
﹂
我
曾
旁
敲
側
擊
，
問
過
老

白
不
只
一
次
，
為
什
麼
是
﹁
二○

○

九
﹂
呢
？
你
不
選
擇
二○

○
八
金
融
危
機
之
年
，
或
者
三
一
一
日
本
大
海
嘯
的

二○

一
一
、
甚
或
是
﹁
末
日
已
經
發
生
過
的
﹂
二○

一
二
︙
︙
為
什
麼
偏
偏
是
二○

○

九
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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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
白
總
是
神
祕
兮
兮
地
說
：
小
孩
子
懂
什
麼
，
二○

○

九
是
關
鍵
的
一
年
哪
。
老
白
花
費
了
數
十
年
時
光
，
頭

髮
都
白
半
邊
了
，
仍
在
摸
索
著
﹁
招
魂
﹂
的
諸
種
可
能
性
。
而
他
最
著
重
的
大
型
計
畫
，
就
是
二○

○

九
，
那
個
被

人
們
稱
做
是
﹁
沒
有
大
事
發
生
的
一
年
﹂
的
﹁
二○

○

九
﹂
︙
︙

或
者
，
你
們
會
問
我
：
為
何
不
乾
脆
一
點
，
將
時
間
再
往
前
推
，
推
回
許
先
生
遇
害
的
那
一
日
、
甚
或
時
，
那

些
人
類
歷
史
上
無
人
知
曉
的
﹁
關
鍵
時
刻
﹂
，
一
切
問
題
不
就
一
目
瞭
然
了
嗎
？

我
們
當
然
想
啊
。

事
實
上
，
這
份
工
作
就
是
在
做
這
些─
─

我
們
稱
之
為
﹁
招
魂
﹂
計
畫
。
我
們
讓
AI
去
讀
取
聲
音
、
文
字
或
者

物
質
，
進
而
轉
譯
出
這
個
﹁
量
子
糾
纏
﹂
或
﹁
量
子
共
振
﹂
式
的
亡
靈
憶
往
。
我
們
要
做
的
，
不
是
讓
歷
史
如
實
恢

復
，
而
是
關
於
﹁
可
能
性
﹂
的
運
算
。
它
比
較
像
是
後
見
之
明
的
反
照
，
是
﹁
在
未
來
重
組
過
去
﹂
的
一
種
時
間
的

焊
接
工
程
︙
︙
但
是
，
這
份
工
作
的
困
難
點
在
於
，
人
類
實
在
存
有
太
多
謊
言
和
祕
密
了
。
以
至
於
，
隨
著
必
然

掩
覆
的
風
化
和
遺
忘
，
大
概
每
往
前
追
溯
一
年
，
﹁
招
魂
﹂
難
度
就
會
上
升
一
百
倍
。
尤
其
是
，
老
白
交
付
我
的

﹁
一
九
四
八
﹂
，
更
是
神
祕
異
常
，
其
中
實
在
太
多
可
疑
、
永
難
復
原
的
時
光
了
。

︵
何
以
他
避
開
了
那
個
島
嶼
和
大
陸
裂
解
成
兩
邊
的
、
百
萬
人
大
離
散
、
界
線
分
明
的
﹁
一
九
四
九
﹂
，
而
為

我
挑
選
了
相
對
沉
默
、
渾
沌
且
荒
蕪
的
﹁
一
九
四
八
﹂
？
︶

我
們
招
來
的
魂
魄
，
永
遠
不
會
是
那
真
正
的
亡
者
。

當
遠
方
雷
聲
乍
響
，
雨
水
尚
未
落
下
前
，
老
白
站
到
我
的
身
旁
，
也
點
起
一
根
菸
。
一
個
滿
頭
白
髮
、
恐
怕
已27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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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八
、
九
十
歲
的
老
人
從
演
講
廳
中
跳
了
出
來
，
吼
叫
著
：
﹁
幹
你
親
媽
的
，
吵
什
麼
吵
啊
？
︵
老
白
說
過
：
﹁
那

是
孔
老
師
。
﹂
他
說
：
﹁
他
是
孔
子
的
七
十
六
代
孫
。
﹂
︶
欺
負
我
老
不
死
是
不
是
？
﹂
原
來
在
草
地
的
另
一
側
，

年
輕
工
人
正
在
用
除
草
機
除
草
；
巨
大
的
機
器
聲
響
，
干
擾
到
孔
老
師
上
課
。
學
生
們
全
擠
到
演
講
廳
門
邊
，
只
見

孔
老
師
頂
著
雷
電
，
丹
田
有
力
地
飆
罵
了
十
分
鐘
之
久
。
工
人
垂
著
手
，
哭
喪
臉
，
頻
頻
對
孔
老
師
鞠
躬
道
歉
。

然
後
砰
地
，
孔
老
師
倒
在
地
上
，
鼻
頭
汩
汩
流
出
鮮
紅
色
的
血
水
。

一
陣
靜
默
，
隨
後
便
喧
譁
起
來
，
學
生
們
紛
紛
舉
起
手
機
拍
照
︵
那
時
還
是
﹁
智
障
型
手
機
﹂
啊
︶
，
團
團
圍

住
倒
在
草
地
上
的
孔
老
師
。

年
輕
的
老
白
也
身
在
其
中
。

他
和
我
身
旁
的
老
白
一
樣
，
朝
著
我
的
方
向
，
做
了
一
個
讓
人
讀
不
出
意
思
的
鬼
臉
。

　
　

３

即
便
戴
上
手
套
，
好
像
還
能
感
受
到
一
點
餘
溫
。

右
邊
臉
頰
接
近
鼻
翼
處
，
有
一
道
淺
淺
的
傷
疤
。
再
來
是
手
掌
，
中
指
和
無
名
指
之
間
，
則
是
一
枚
小
小
的

痣
。
致
命
槍
傷
開
在
頭
部
：
右
太
陽
穴
進
，
左
後
耳
出
。
這
槍
枝
恐
怕
非
常
劣
質
，
子
彈
一
顆
卡
在
腦
袋
，
槍
手
再

補
一
顆
，
才
讓
子
彈
順
利
地
洞
穿
︵
我
無
法
想
像
，
腦
袋
被
子
彈
穿
過
兩
次
會
是
什
麼
感
覺
︶
。
我
褪
去
他
滿
是
血

跡
的
囚
服
，
褲
子
，
和
底
褲
。
我
讓
他
在
手
術
台
上
，
還
原
為
一
具
赤
裸
裸
的
肉
身
。
他
不
再
是
個
罪
人
。
他
的
臀 274

林
榮
三
文
學
獎



部
有
厚
重
瘀
血
，
背
上
則
有
藤
條
鞭
打
過
的
疤
痕
。
那
傷
口
盤
根
錯
節
，
可
以
想
見
這
具
肉
身
，
曾
被
如
何
折
磨
：

那
是
傷
口
結
痂
被
恣
意
撕
開
、
毀
壞
的
樣
子
。
他
的
睪
丸
碎
了
一
顆
，
變
成
麵
糰
似
的
糊
狀
；
陰
莖
則
意
外
的
健

康
，
彷
彿
還
殘
留
一
點
血
色
，
稍
一
刺
激
就
會
勃
動
起
來
。
他
的
面
容
則
如
石
膏
像
僵
硬
，
眼
緊
閉
，
那
是
深
知
一

腳
將
踏
落
虛
無
的
恐
懼
嗎
？
右
手
拳
頭
也
握
得
很
緊
，
我
必
須
稍
用
一
點
力
，
才
能
打
開
。

裡
頭
空
無
一
物
。

大
體
檢
驗
有
一
道
標
準
流
程
，
那
是
每
個
醫
學
院
學
生
該
有
的
基
本
常
識─

─

即
便
對
我
這
樣
的
菜
鳥
來
說
，

也
如
家
常
便
飯
熟
練
。
不
同
的
是
，
不
像
在
學
校
裡
頭
，
會
有
兩
位
先
生
站
在
身
後
，
一
個
步
驟
一
個
步
驟
盯
著
，

手
指
、
刀
鋒
，
都
必
須
落
在
精
準
的
點
上
。
在
這
裡
，
我
擁
有
短
暫
的
自
由
。
我
可
以
在
他
的
臉
上
，
他
的
胸
口
，

甚
至
是
會
陰
，
任
意
停
留
。
我
可
以
獨
占
他
，
感
受
死
亡
摩
娑
著
的
最
終
時
刻
。
當
然
，
停
頓
不
宜
太
久
，
必
須
自

然
而
然
。
必
須
無
情
，
如
在
撫
摸
一
架
冰
冷
的
機
械
。
我
除
下
手
套
，
請
護
士
在
紙
上
打
勾
。
包
括
疤
痕
，
掌
間
的

痣
，
以
及
那
致
命
的
傷
口
。
一
切
都
符
合
警
方
呈
交
上
來
的
資
訊
。
這
是
他
存
在
於
世
間
的
最
後
證
詞
。
雖
然
我

想
，
未
來
，
也
不
會
有
人
再
看
見
了
吧
。

一
切
都
結
束
了
。

高
さ
ん
，
或
許
我
們
不
用
那
麼
見
外
的
。

一
切
都
結
束
了
。

我
還
是
比
較
習
慣
，
以
﹁
你
﹂
稱
喚
你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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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
時
候
，
你
住
我
家
對
街
，
是
我
們
幾
個
玩
伴
之
間
，
發
育
比
較
快
的
那
個
。
好
像
從
我
認
識
你
的
第
一
天
，

你
的
綽
號
就
是
：
﹁
高
さ
ん
﹂
。
高
さ
ん
，
你
姓
高
，
身
子
也
高
，
可
奇
怪
的
是
，
你
的
聲
音
更
高
。
那
和
你
粗
壯

的
身
體
，
形
成
強
烈
反
差
。
畢
業
典
禮
當
天
的
惜
別
會
，
做
為
康
樂
股
長
的
你
，
唱
了
一
小
段
歌
劇
。
那
個
轉
音
，

拔
尖
，
意
氣
風
發
的
樣
子
，
至
今
仍
讓
我
難
以
忘
懷
。
你
的
喉
結
早
早
就
凸
起
了
，
聲
音
卻
始
終
高
頻
，
以
至
於
有

人
笑
你
：
是
女
生
吧
。
對
於
此
事
，
你
假
裝
不
在
意
，
其
實
掛
心
，
私
下
要
我
教
你
，
如
何
讓
自
己
更
像
個
﹁
普
通

的
男
人
﹂
。
對
了
，
你
還
喜
歡
洗
頭
，
一
天
早
中
晚
要
洗
三
次
。
你
說
：
頭
皮
會
癢
。
又
說
：
空
氣
裡
的
灰
塵
很

多
。
你
是
個
有
潔
癖
的
人
，
對
自
己
和
別
人
都
是
。
我
說
：
你
必
須
改
掉
這
習
慣
，
一
天
只
洗
一
次
頭
，
甚
至
不
要

洗
頭
。
這
樣
你
就
會
像
個
男
人
。
你
說
：
那
我
寧
可
不
要
像
個
男
人
。

編
譯
館
無
預
警
被
停
掉
以
後
，
你
有
一
陣
子
悶
悶
不
樂
，
常
找
我
喝
苦
酒
。
因
為
家
裡
的
兄
弟
姊
妹
尚
在
學

齡
，
你
只
能
依
靠
過
去
微
薄
的
存
款
過
活
。
那
時
，
我
還
沒
畢
業
，
父
親
又
剛
去
世
不
久
，
無
法
提
供
什
麼
幫
助
。

那
陣
子
，
我
媽
常
叫
我
離
你
遠
一
點
。
她
的
說
法
是
，
你
的
身
上
散
發
著
一
股
﹁
不
好
的
氣
﹂
。
她
無
法
明
白
，
為

什
麼
你
被
解
雇
後
，
就
如
此
一
蹶
不
振
，
﹁
去
找
一
份
新
的
不
就
好
了
嗎
？
﹂
我
曾
與
她
力
辯
過
，
說
那
完
全
不
是

你
的
問
題
啊
。
但
我
媽
那
樣
年
紀
的
人
，
你
知
道
的
，
怎
麼
也
說
不
聽
。
人
家
都
說
，
你
記
恨
許
先
生
。
你
認
為
，

那
是
因
為
他
只
想
著
迎
合
上
意
，
而
罔
顧
理
想
，
罔
顧
員
工
生
計
︙
︙
我
不
知
道
，
你
是
否
聽
過
這
樣
的
傳
言
？
你

究
竟
是
怎
麼
想
的
呢
？
兩
個
月
前
，
你
被
捕
了
。
原
因
是
盜
竊
許
先
生
家
的
腳
踏
車
去
變
賣
，
沒
想
到
幾
個
小
時
就

被
抓
到
。
許
先
生
大
概
念
及
你
是
過
去
的
員
工
，
不
願
追
究
，
警
方
也
就
只
以
﹁
侵
占
未
遂
﹂
簡
單
罰
了
你
一
點
錢 27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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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
讓
你
走
。

是
在
那
天
，
我
最
後
一
次
見
你
。
我
媽
把
你
邀
來
家
裡
吃
飯
，
你
好
像
有
些
心
不
在
焉
。
怎
樣
問
你
話
，
你
都

答
非
所
問
。
最
後
你
只
是
說
：
﹁
最
近
我
們
不
要
見
面
了
。
﹂
你
說
：
﹁
我
也
要
好
好
找
一
份
工
作
。
﹂

︵
彼
時
，
國
家
機
器
的
謀
殺
機
制
啟
動
了
吧
？
︶

︵
你
又
會
怎
麼
記
憶
我
？
︶

是
那
個
下
著
雨
的
清
冷
早
晨
，
五
、
六
個
穿
著
軍
裝
和
警
察
制
服
的
男
人
忽
然
敲
響
你
的
家
門
。
門
是
你
大
弟

去
應
的
。
為
首
的
那
個
，
出
示
證
件
，
並
點
了
你
的
名
字
。
他
說
：
昨
晚
有
人
死
了
︙
︙
你
大
弟
嚇
壞
了
。
堵
在
門

邊
，
遲
遲
沒
有
移
動
。
其
中
兩
個
人
便
推
開
你
大
弟
，
逕
自
進
入
屋
中
。
他
們
把
正
熟
睡
的
你
喚
醒
︵
重
重
拍
了
你

一
掌
︶
，
上
了
銬
。
你
的
其
他
弟
妹
睡
在
二
樓
。
醒
來
後
，
才
得
知
你
被
帶
走
，
紛
紛
哭
了
起
來
。
這
些
都
是
後

來
，
你
大
弟
和
我
說
的
。
他
說
，
你
被
喚
醒
時
，
似
乎
並
不
沒
有
太
大
的
詫
異
，
甚
至
安
然
的
像
是
早
已
知
情
。
臨

走
前
，
你
說
：
﹁
照
顧
好
弟
妹
，
我
明
天
就
回
來
。
﹂
你
把
一
張
紙
條
塞
進
他
的
手
中
，
要
他
把
紙
條
轉
交
給
我
。

﹁
一
切
都
結
束
了
﹂
。

你
在
紙
條
中
寫
著
。
那
也
是
你
在
我
父
親
過
世
時
，
對
痛
哭
著
的
我
說
過
的
話
。

非
常
好
笑
的
，
我
竟
也
要
在
這
樣
的
時
刻
，
對
你
說
上
這
一
句
話
。

不
知
道
你
是
否
好
奇
，
﹁
被
你
殺
害
的
許
先
生
﹂
，
究
竟
是
怎
麼
死
的
？
你
大
概
也
猜
到
了
，
許
先
生
不
會
是

由
我
驗
的
，
而
是
副
院
長
親
自
操
刀
。
我
在
院
內
層
級
太
低
，
只
有
像
你
，
像
你
這
種
晦
氣
的
死
刑
犯
，
才
會
扔
給27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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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這
樣
的
菜
鳥
。
當
時
，
院
裡
曾
流
出
這
樣
的
傳
言
：
許
先
生
的
手
腳
和
面
部
肌
肉
都
非
常
放
鬆
，
像
是
一
場
無
夢

的
睡
眠
。
對
於
有
一
點
驗
屍
經
驗
的
醫
師
來
說
，
一
看
就
是
不
合
理
的─

─

無
論
如
何
熟
睡
，
頸
部
遭
到
利
刃
攻
擊

時
，
必
會
產
生
抵
抗
或
驚
慌
的
反
應
。
尤
其
是
，
在
﹁
高
氏
的
供
辭
﹂
中
，
你
是
因
為
失
風
被
逮
，
才
猛
然
行
凶
。

其
次
，
做
為
一
個
竊
盜
者
，
選
擇
主
人
待
在
屋
中
的
時
間
行
動
︵
而
非
上
班
時
間
︶
，
而
且
還
帶
上
笨
重
的
柴
刀
，

顯
然
是
不
智
之
舉
。
最
後
，
許
先
生
的
床
底
下
，
出
現
了
一
份
疑
似
包
裹
凶
器
、
漢
口
版
的
︽
和
平
日
報
︾
︵
那
是

一
份
軍
報
︶
，
當
時
並
未
在
這
島
上
發
行
。

凡
此
種
種
，
都
指
向
了
一
個
可
能
：
這
是
一
樁
有
預
謀
的
殺
人
，
而
且
凶
手
不
只
一
個
。
有
人
負
責
下
藥
迷
昏

被
害
者
，
有
人
把
風
，
有
人
規
畫
逃
跑
動
線
，
最
後
，
才
是
那
個
舉
刀
的
劊
子
手
。
不
過
，
這
些
人
都
不
是
重
點
。

最
關
鍵
的
，
還
是
這
群
人
背
後
，
那
個
真
正
的
策
畫
者
。

那
才
是
真
凶
。
那
是
我
們
談
不
起
，
此
生
恐
怕
再
也
無
從
知
曉
的
，
﹁
真
正
的
犯
人
﹂
。

我
必
須
把
紙
條
還
給
你
了
。

我
不
能
留
下
一
點
曾
和
你
往
來
過
的
線
索
。
你
一
定
能
體
諒
吧
，
高
さ
ん
。
必
須
告
別
了
。
即
便
，
我
多
想
在

這
具
肉
身
，
再
見
到
你
那
快
樂
高
歌
的
神
情
，
想
再
留
住
一
點
溫
度
。

但
一
切
都
結
束
了
。

再
讓
我
握
握
你
的
手
，
好
嗎
？
我
想
像
，
你
終
究
是
回
到
我
的
身
邊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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４

那
麼
，
除
了
以
上
所
述
，
接
下
來
，
我
要
說
明
的
是
本
次
實
驗
的
關
鍵
變
因
。

做
為
一
本
教
科
書
，
︽
大
學
國
文
選
︾
一
直
是
訊
息
量
非
常
龐
大
的
一
筆
材
料
：
它
不
僅
提
供
我
們
認
識
許
氏

的
思
想
，
也
是
了
解
戰
後
大
學
教
育
的
直
接
線
索
。
一
九
四
九
年
以
後
，
這
本
教
科
書
因
為
收
錄
過
多
左
翼
文
人
的

文
章
，
在
整
個
戒
嚴
時
代
，
都
被
列
作
禁
書
。
此
外
，
主
編
者
許
氏
的
慘
死
，
更
讓
這
本
書
徹
底
銷
聲
匿
跡
。
直
到

多
年
前
，
一
位
博
士
生
陰
錯
陽
差
在
海
口
大
學
圖
書
館
的
﹁
註
銷
區
﹂
尋
獲
，
將
此
書
從
消
滅
邊
緣
救
回
。
根
據
目

前
所
知
資
料
，
這
書
應
是
僅
存
的
﹁
孤
本
﹂
。
校
史
館
曾
將
這
本
書
製
作
成
數
位
檔
，
公
諸
於
雲
端
︵
但
後
來
已
被

刪
除
，
原
因
不
明
︶
；
館
方
多
年
前
還
向
全
島
大
眾
徵
求
﹁
使
用
︽
大
學
國
文
選
︾
的
課
堂
經
驗
﹂
，
希
望
補
足
早

期
台
灣
大
學
教
育
的
實
踐
面
向
。
但
因
為
投
稿
者
掛
零
，
最
終
流
會
了─

─

這
並
不
難
想
像
。
不
僅
因
為
此
書
的
流

傳
時
日
甚
短
，
曾
經
使
用
過
這
本
書
的
人
，
不
是
死
了
，
大
概
就
是
九
十
、
一
百
歲
了
吧
？
所
以
，
關
於
這
本
書
如

何
被
學
生
使
用
，
至
今
我
們
只
能
從
一
位
死
在
一
九
八
二
年
的
政
治
犯
日
記
中
，
略
知
一
二
。
而
至
於
授
課
老
師
們

如
何
運
用
這
冊
書
，
則
沒
有
任
何
紀
錄
留
下
。

此
外
，
這
裡
還
有
一
條
線
索
，
值
得
繼
續
追
蹤
。
也
就
是
：
究
竟
是
哪
一
個
人
，
偷
偷
將
這
本
夾
帶
著
﹁
五
四

精
神
﹂
的
禁
書
，
帶
出
風
聲
鶴
唳
的
校
園
，
逃
向
海
口
，
並
將
它
祕
密
藏
諸
另
一
處
暗
無
天
日
的
圖
書
館
中
？
必
須

承
認
，
將
書
本
藏
在
群
書
之
間
，
確
實
是
最
好
的
辦
法─

─

就
好
像
，
將
星
星
藏
匿
在
宇
宙
之
中
。
他
相
信
，
終
有

一
天
會
有
人
將
這
本
書
重
新
發
現
。
那
人
可
能
承
繼
著
﹁
許
的
意
志
﹂
，
要
為
﹁
魯
迅
在
台
灣
﹂
留
下
跡
證
；
也
可27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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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
完
全
不
是
：
他
只
是
一
個
普
通
的
學
生
，
抱
持
著
犯
禁
的
好
玩
心
態
，
將
禁
書
特
意
塞
進
了
某
一
層
書
架
，
就
此

橫
渡
數
十
年
時
光
。

當
我
終
於
從
校
史
館
館
藏
調
閱
這
本
書
時
，
書
況
已
經
非
常
非
常
差
了
。
我
被
要
求
以
機
器
手
臂
，
隔
著
玻
璃

輕
輕
翻
讀
。
那
可
能
是
，
許
氏
最
終
留
存
的
時
空
膠
卷
，
一
幅
文
明
畫
像
的
僅
存
片
景
。
多
年
前
，
老
白
就
已
留
意

過
這
部
教
科
書
，
但
直
到
上
月
，
我
才
終
於
穿
越
重
重
的
關
卡
，
親
眼
見
到
這
本
書
。
我
認
為
，
這
是
一
個
很
好
的

嘗
試
，
對
﹁
招
魂
﹂
計
畫
有
了
長
足
的
影
響
。

不
過
，
在
這
次
的
﹁
招
魂
﹂
計
畫
中
，
我
們
發
現
，
臺
氏
顯
然
對
此
書
有
強
烈
的
戒
心
，
甚
至
否
認
參
與
過
此

書
的
編
纂
。
而
當
我
們
審
視
此
書
的
選
文
，
可
以
發
現
，
在
這
樣
一
部
教
科
書
中
，
議
政
的
時
事
雜
文
甚
多
，
它
幾

乎
是
一
部
抗
戰
文
選
。
可
是
，
這
一
支
﹁
文
學
關
乎
政
治
﹂
，
甚
至
﹁
文
學
介
入
政
治
﹂
的
書
寫
系
譜
，
隨
著
許

氏
的
死
於
非
命
，
被
徹
底
撲
絕
扼
殺
了
。
代
之
而
起
的
，
是
優
美
詩
意
的
美
文
，
是
無
比
曲
折
內
向
的
﹁
現
代
主

義
﹂
。
劊
子
手
或
沒
想
到
，
從
斧
刃
落
下
的
那
一
刻
起
，
本
島
的
文
學─

─

或
者
更
擴
大
來
說─

─

整
個
島
的
文
明

史
進
程
，
便
走
向
一
個
以
噤
聲
、
失
語
為
本
質
的
﹁
奇
異
點
﹂
。

最
後
，
我
將
︽
大
學
國
文
選
︾
選
讀
的
相
關
篇
目
列
在
文
末
，
盼
望
各
位
還
能
從
中
找
出
一
些
蛛
絲
馬
跡
：

頁26-30

，
︿
文
學
革
命
論
﹀◎

陳
獨
秀

頁60-66

，
︿
吶
喊
自
序
﹀◎

魯
迅

頁67-79

，
︿
狂
人
日
記
﹀◎

魯
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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頁105-111

，
︿
我
的
中
學
生
時
代
及
其
後
﹀◎

茅
盾

頁112-115

，
︿
秦
嶺
之
夜
﹀◎

茅
盾

頁116-117

，
︿
濟
南
的
冬
天
﹀◎

老
舍

頁118-133
，
︿
淪
陷
的
北
平
中
秋
﹀◎

老
舍

頁134-136

，
︿
八
百
壯
士
﹀◎

巴
金

　
　

５

讓
我
想
想
，
當
時
我
是
怎
麼
說
的
？

這
是
一
幅
畫
。
是
了
。
這
是
一
幅
畫
。
我
說
：
你
看
過
沒
有
？
你
注
意
到
這
幅
畫
裡
，
有
些
什
麼
？
伊
說
，
我

看
見
一
條
狗
。
一
個
老
臉
的
矮
子
︵
我
說
：
那
是
侏
儒
︶
。
還
有
一
位
畫
家
，
兩
個
孩
子
，
門
外
有
個
訪
客
，
四
個

宮
女
和
隨
侍
。
我
說
：
還
有
呢
？
再
仔
細
看
看
。
伊
說
：
沒
有
了
吧─

─

哦
，
我
知
道
了
。
鏡
子
裡
面
，
還
有
兩
個

人
，
應
該
就
是
這
位
小
公
主
的
父
母
親
。
也
就
是
，
國
王
與
皇
后
？
答
對
了
。
那
麼
，
你
覺
得
這
畫
裡
的
主
角
是
誰

呢
？
伊
有
些
不
解
，
口
中
念
念
有
詞
，
﹁
老
白
，
我
不
想
玩
猜
謎
遊
戲
。
﹂
雖
然
滿
口
不
願
意
，
伊
還
是
答
覆
我
：

是
像
小
公
主
的
孩
子
嗎
？
畫
家
嗎
？
鏡
中
的
國
王
與
皇
后
？
難
道
是
那
個
外
來
的
訪
客
？
不
對
。
都
不
對
。
是
光
線

和
黑
暗
嗎
？
是
神
嗎
？
是
畫
家
自
己
？
他
開
始
異
想
天
開
，
拋
出
各
種
新
奇
的
答
案
。

我
說
，
對
，
也
都
不
對
。
我
認
為
，
這
幅
畫
的
主
角
，
是
那
幅
巨
大
的
，
始
終
背
對
著
我
們
的
﹁
正
在
繪
製
中28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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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圖
畫
﹂
。
我
說
：
那
就
像
︽
紅
樓
夢
︾
裡
，
惜
春
終
卷
仍
無
法
完
成
的
︽
大
觀
園
行
樂
圖
︾
；
或
者
，
︽
百
年
孤

寂
︾
中
未
及
破
譯
、
寫
滿
﹁
過
去
的
預
言
﹂
的
羊
皮
紙
︙
︙
這
不
僅
是
﹁
畫
中
畫
﹂
或
﹁
書
中
書
﹂
的
後
設
遊
戲
而

已
。
我
想
強
調
的
是
，
那
裡
頭
有
一
股
﹁
仍
在
行
進
﹂
、
隨
時
可
能
翻
轉
的
勢
能
：
不
只
是
﹁
究
竟
是
誰
在
畫
誰
﹂

的
問
題
，
而
是
：
在
我
們
這
個
維
度
的
世
界
，
極
大
可
能
並
無
法
理
解
、
無
從
認
識
高
我
們
一
維
度
的
世
界
：
或

許
，
我
們
極
有
可
能
才
是
那
活
靈
活
現
︵
但
畢
竟
是
假
︶
的
書
中
物
或
畫
中
人
？

那
時
，
伊
已
投
入
﹁
許
案
﹂
有
兩
年
的
時
間
。

我
告
訴
伊
，
當
﹁
招
魂
﹂
啟
動
的
那
一
刻
起
，
即
意
味
著
﹁
人
﹂
這
一
生
命
體
，
乃
至
於
﹁
人
的
處
境
﹂
，
是

可
被
計
量
、
被
換
算
，
被
數
據
完
全
撐
架
的
。
那
麼
，
我
們
所
存
在
的
這
一
世
界
，
甚
而
是
，
我
們
所
信
賴
的
歷

史
，
亦
有
極
大
可
能
，
來
自
於
另
一
他
者
的
﹁
招
魂
﹂
。
這
當
然
是
非
常
可
怕
的
假
設
。
就
如
同
，
我
現
在
講
的
這

一
番
話
，
亦
有
可
能
來
自
於
某
人
的
控
制
。
某
人
輸
入
一
串
數
據
︵
可
能
是
一
紙
收
據
，
一
封
信
，
或
者
一
塊
碑

文
︶
，
啟
動
，
便
讓
我
開
始
追
述
過
往─

─
就
如
同
我
們
做
過
的
種
種
實
驗
，
不
也
是
如
此
嗎
？
甚
至
我
常
想
：
會

不
會
我
的
存
在
，
其
實
來
自
某
人
、
甚
至
就
是
眼
前
的
﹁
你
﹂
的
發
動
呢
？ 

伊
發
愣
不
語
，
在
我
看
來
，
竟
更
像
是
默
認
了
。
伊
追
問
著
我
：
﹁
老
白
，
你
到
底
想
要
說
什
麼
？
﹂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●

那
死
刑
犯
被
控
殺
害
了
許
壽
裳
。

屍
體
火
化
以
前
，
政
府
人
員
在
他
的
手
上
，
發
現
了
一
張
紙
條
。
上
頭
字
跡
非
常
潦
草
，
寫
著
：
﹁
一
切
都
結 28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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束
了
﹂
。
那
張
紙
條
，
一
直
被
國
家
檔
案
局
保
存
在
﹁
許
案
﹂
資
料
卷
宗
之
中
。
直
到
約
二
十
年
前
，
我
在
執
行
一

個
﹁
街
道
史
﹂
的
計
畫
，
循
線
找
到
許
壽
裳
這
個
案
子─

─

我
發
現
，
那
是
一
個
被
談
述
過
無
數
次
，
卻
始
終
﹁
缺

了
一
大
塊
﹂
的
史
前
史
。
那
像
是
一
場
大
夢
的
預
演
，
它
以
死
亡
，
以
沉
默
，
以
消
失
，
成
為
即
將
到
來
的
﹁
民

國
﹂
的
開
場
白
。

那
案
子
始
終
籠
罩
著
朦
朧
雨
霧
，
人
們
只
能
圍
繞
在
城
牆
外
打
轉
，
試
圖
去
辨
別
、
去
描
述
可
能
的
線
索
。
於

是
，
我
便
姑
且
一
試
地
，
將
那
死
刑
犯
留
下
的
紙
條
調
出
來
︵
當
然
也
是
費
盡
千
辛
萬
苦
哦
︶
。
經
過
檢
驗
，
我
發

現
那
泛
黃
破
碎
的
紙
面
，
留
有
好
幾
人
的
指
紋
；
我
將
輸
入
實
驗
室
新
研
發
的
智
能
AI
，
竟
意
外
考
掘
出
一
則
﹁
歷

史
之
眼
所
不
在
﹂
的
時
光
。

也
就
是
後
來
，
那
個
被
命
名
為
﹁
招
魂
﹂
的
計
畫
雛
形
。

讓
人
意
外
的
是
，
那
次
實
驗
成
果
發
表
後
，
不
只
在
文
史
學
界
，
在
資
工
、
電
機
，
甚
至
是
醫
學
領
域
，
皆
引

起
不
小
迴
響
。
此
間
當
然
好
壞
參
半
啦
，
質
疑
啊
、
謾
罵
啊
，
都
有
，
還
有
人
批
評
我
﹁
驚
擾
死
者
﹂
、
﹁
壞
人
祖

厝
風
水
﹂
之
類
。
全
島
媒
體
連
續
幾
天
做
專
題
報
導
，
請
名
嘴
來
討
論
，
大
大
標
題
寫
著
：
﹁
親
愛
的
，
我
們
終
於

讓
死
人
開
口
了
？
﹂
因
為
這
個
案
子
，
我
被
老
牌
雜
誌
票
選
為
本
島
年
度
風
雲
人
物
，
﹁
招
魂
﹂
一
詞
還
上
熱
搜
，

成
為
年
度
關
鍵
詞
，
各
種
﹁
招
魂
麵
包
﹂
、
﹁
招
魂
扭
蛋
﹂
、
﹁
一
曲
招
魂
﹂
統
統
出
爐
。
半
年
後
要
爭
取
連
任
的

D
總
統
更
親
自
來
電
，
邀
我
共
乘
專
屬
班
機
，
﹁
共
議
國
事
﹂
。
她
無
預
警
在
機
上
開
啟
直
播
，
要
我
對
著
全
島
人

民
承
諾
，
保
證
在
這
半
年
內
，
將
民
國
史
上
諸
多
懸
案
一
一
偵
破
。
隨
扈
取
來
寫
著
﹁
十
大
懸
案
﹂
的
大
看
板
，
上28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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頭
記
載
每
件
案
子
的
發
生
時
間
、
地
點
與
死
者
；
她
則
像
政
論
節
目
主
持
人
，
拿
一
管
雷
射
筆
，
點
著
那
些
人
頭
，

訴
說
那
些
悲
壯
慘
烈
的
故
事
。
她
用
﹁
告
全
國
同
胞
書
﹂
式
的
口
吻
，
對
著
鏡
頭
眼
角
泛
淚
、
萬
分
感
慨
：
﹁
我
們

要
讓
亡
靈
說
話
，
讓
這
座
島
嶼
恢
復
記
憶
，
找
回
正
義
﹂
︙
︙

那
些
崇
高
的
話
語
，
國
族
的
情
感
，
一
度
帶
給
我
很
大
的
虛
榮
，
以
至
於
，
我
始
終
沒
有
留
意
，
那
可
能
引
發

的
災
難
。
我
來
不
及
提
醒
本
島
的
人
們
，
﹁
招
魂
﹂
並
沒
有
辦
法
帶
給
我
們
真
相
。
它
純
屬
虛
構
。
或
者
更
精
確
地

說
，
它
是
有
所
本
、
是
比
較
劣
質
、
比
較
無
趣
的
虛
構
。

但
在
那
樣
的
時
刻
裡
，
我
還
能
說
什
麼
呢
？
我
要
大
夢
驚
醒
那
樣
尖
叫
著
，
取
冷
水
潑
熄
人
們
的
熱
情
嗎
？
即

便
再
給
我
一
次
機
會
，
我
也
做
不
到
。
我
不
適
合
做
大
鐵
屋
子
裡
，
高
聲
吶
喊
的
那
個
清
醒
之
人
。

關
於
﹁
招
魂
﹂
計
畫
，
我
能
說
的
只
是
這
些
。

接
下
來
，
就
如
你
們
所
知
道
的
：
我
並
未
以
﹁
招
魂
﹂
偵
破
任
何
一
樁
懸
案
。
我
拿
到
國
家
補
助
的
一
大
筆

錢
，
成
立
獨
立
的
研
究
室
，
堅
決
不
再
對
外
公
布
過
任
何
實
驗
成
果
。
我
全
心
投
入
﹁
二○

○

九
﹂
的
重
建
工
程
，

而
把
﹁
許
案
﹂
丟
給
了
伊─

─

他
是
我
唯
一
信
得
過
的
研
究
者
。
國
家
給
的
研
究
基
金
當
然
少
了
，
但
對
我
這
樣
一

個
小
國
寡
民
的
研
究
計
畫
來
說
，
完
全
是
足
夠
的
。
只
是
對
於
D
總
統
，
我
至
今
仍
感
到
抱
歉
；
雖
然
我
認
為
，
那

並
不
會
是
她
敗
選
的
主
要
原
因
。
在
那
之
後
，
﹁
招
魂
﹂
也
就
像
那
些
曾
經
風
靡
過
的
神
話
，
以
難
以
置
信
的
速

度
，
消
失
在
人
們
的
視
野
中
。
我
記
得
，
在
﹁
招
魂
﹂
之
後
，
有
人
提
出
﹁
英
雄
﹂
，
再
來
還
流
行
過
﹁
時
代
﹂
、

﹁
創
傷
﹂
、
﹁
我
們
﹂
︙
︙
我
不
知
道
接
下
來
，
還
會
有
什
麼
﹁
計
畫
﹂
出
現
。
在
這
樣
一
個
現
代
時
空
，
魂
魄
啊 28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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鬼
魅
啊
這
些
東
西
，
終
究
是
要
被
驅
散
的
。
更
何
況
，
這
個
﹁
招
魂
﹂
計
畫
，
完
全
是
由
一
紙
殺
人
犯
的
遺
書
，
哦

不
，
是
情
書
，
所
啟
動
的
啊
。

　
　

６

許
多
年
過
去
，
我
仍
不
時
想
起
二○

○

九
年
的
夏
天
。
說
想
念
，
或
許
並
不
精
確
，
而
是
帶
著
恐
懼
，
感
傷
，

遺
憾
，
種
種
的
複
雜
感
覺
。

那
是
在
文
學
院
演
講
廳
，
孔
老
師
﹁
傳
統
儒
家
禮
儀
與
生
命
教
育
﹂
的
課
上─

─

那
是
整
個
大
學
生
涯
中
，
我

最
喜
歡
的
一
門
課
程
。
這
麼
想
來
，
我
似
乎
和
大
家
有
很
大
的
不
同
，
甚
至
有
同
學
說
，
﹁
你
根
本
喜
歡
自
虐
。
﹂

總
之
，
我
非
常
喜
歡
孔
老
師
的
課
。
雖
然
他
語
速
慢
，
脾
氣
差
，
給
分
又
不
甜
，
時
有
重
男
輕
女
的
言
論
︵
他
並
不

自
知
︶
︙
︙
這
些
無
損
於
我
對
他
的
喜
歡
。
怎
麼
說
呢
？
我
喜
歡
他
慢
條
斯
理
地
，
用
低
沉
語
調
講
解
古
遠
禮
儀
。

我
無
比
著
迷
於
那
些
繁
複
瑣
碎
、
於
今
無
用
的
老
舊
細
節
。
例
如
喪
服
，
按
照
社
會
地
位
或
與
死
者
關
係
的
親
疏
遠

近
，
詳
列
出
不
同
的
服
飾
搭
配
例
如
﹁
牡
麻
絰
，
冠
布
纓
，
削
杖
，
布
帶
﹂
等
等
；
又
或
者
，
婚
禮
上
新
郎
新
娘
該

怎
麼
移
動
，
如
何
上
下
堂
、
禮
拜
，
父
母
又
要
怎
麼
站
、
怎
麼
受
禮
之
類
。
有
時
我
會
想
：
其
實
我
喜
歡
的
是
禮
儀

而
非
孔
老
師
吧
。
但
當
我
自
己
借
了
︽
周
官
︾
或
︽
儀
禮
︾
來
讀
，
卻
怎
麼
也
看
不
進
去
。

那
些
文
字
都
已
經
死
了
，
不
只
枯
槁
，
而
且
支
離
。
我
想
，
字
之
所
以
能
夠
重
生
，
是
因
為
孔
老
師
的
聲
音
吧

︵
那
裡
頭
有
孔
丘
的
複
調
？
︶
。
他
好
像
將
時
光
錯
置
了
，
將
我
們
重
新
安
放
於
那
個
隆
重
盛
大
的
﹁
禮
﹂
的
現

場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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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
後
就
到
了
那
一
天
。

我
一
出
演
講
廳
，
便
看
見
孔
老
師
滿
身
是
血
地
倒
在
草
地
上
。
我
聽
見
有
人
在
疾
呼
，
有
人
在
哭
泣
。
有
人
拿

著
手
機
拍
照
，
有
人
報
警
。
有
人
說
，
是
除
草
工
人
忽
然
抓
狂
，
拿
小
鐮
刀
朝
孔
老
師
的
頸
子
砍
去
；
又
有
人
說
，

是
那
個
常
在
校
園
徘
徊
的
﹁N

PC

﹂
幹
的
，
﹁
早
說
過
要
連
署
把
她
抓
去
關
﹂
︙
︙

孔
老
師
被
送
上
救
護
車
後
，
人
潮
散
去
，
雨
終
於
落
了
下
來
。

整
幢
文
學
院
，
像
是
飛
船
航
駛
進
一
道
真
空
結
界
，
所
有
人
、
所
有
聲
音
都
﹁
砰
﹂
地
消
失
了
。
僅
留
我
一
人

站
在
雨
霧
之
中
。
奇
怪
的
是
，
那
一
刻
我
深
深
意
識
到
，
我
身
處
一
個
悠
遠
的
夢
裡
。
那
與
我
過
去
所
做
的
夢
不
同

─
─

那
不
是
我
的
夢
，
而
是
別
人
的
夢
。
不
，
應
該
說
：
我
是
別
人
造
出
的
夢
。
那
時
，
有
個
女
聲
反
覆
催
促
我
，

要
我
去
打
破
一
扇
窗
子
。
我
立
刻
滿
手
是
血
。
我
手
上
多
了
一
把
刀
。
那
女
聲
又
說
：
﹁
談
談
你
自
己
︙
︙
﹂

有
個
力
量
撬
開
我
的
嘴
，
鼓
動
我
的
舌
頭
。
我
唱
起
那
首
我
從
沒
聽
過
的
歌
：

海
水
洸
洸
，
挾
民
族
之
輝
光
；
沈
鄭
遺
烈
，
於
今
重
矞
皇
。

民
權
保
障
，
憲
政
提
其
綱
；
民
生
安
泰
，
氣
象
熾
而
昌
…
…

我
想
起
曾
做
過
的
夢
。
我
夢
見
過
的
，
所
有
模
糊
面
孔
。

然
後
，
我
抬
頭
往
芭
蕉
樹
梢
望
去
。

二
樓
的
窗
台
邊
，
空
無
一
人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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拆
解
的
技
藝�

◎

郝
譽
翔

這
篇
小
說
看
似
書
寫
發
生
在
台
灣
白
色
恐
怖
年
代
中
一
樁
未
解
的
公
案
，
並
且
影
射
文
學
史
上
幾
位
知
名
的
學

術
大
師
，
然
而
必
須
注
意
的
是
，
作
者
並
沒
有
在
歷
史
的
考
證
上
多
做
著
墨
，
也
並
不
在
還
原
那
個
時
代
知
識
分

子
幽
微
的
心
靈
世
界
，
反
倒
更
像
是
在
﹁
借
他
人
酒
杯
，
以
澆
自
己
塊
壘
﹂
，
換
言
之
，
作
者
似
乎
更
意
在
﹁
虛

構
﹂
，
而
想
要
以
此
來
演
繹
出
一
則
繁
複
又
多
變
的
小
說
書
寫
與
編
織
︵
或
曰
解
構
︶
謊
言
的
技
藝
。
故
作
者
顯
然

熟
知
﹁
後
設
﹂
理
論
的
操
作
，
著
意
在
小
說
敘
事
的
拆
解
，
更
甚
於
探
索
歷
史
的
﹁
真
實
﹂
，
而
所
謂
以
AI
去
﹁
招

魂
﹂
的
計
畫
，
其
實
也
無
異
是
在
展
現
個
人
文
字
鍊
金
之
術
的
爐
火
純
青
，
而
成
功
地
將
近
年
來
台
灣
文
壇
流
行
的

種
種
概
念
與
理
論
，
揉
合
成
文
，
而
小
說
至
此
，
也
已
經
近
乎
是
一
則
﹁
神
話
﹂
的
創
造
和
展
演
。

評
審
意
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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